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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七彩

陈大甫
裘村镇域北部是一片连绵的

大山，历来是鄞奉两县的界山。

中有银山岗海拔551米，峰南古时

采过银矿。西南有一脉（小盘龙）

向东南延伸直至翔鹤潭江，其高

度渐次递减，南麓有一处山谷，南

北狭长形如萝卜，故名萝卜岙。

初唐古刹天华寺就建在谷底四涧

汇流处。晚唐时该寺住持云清大

师佛学造诣极深，且为人厚道，寺

内僧人有五百余个，各地来学法、

挂单的僧人也不在少数，相传做

佛事时僧衣飘飘“千僧过堂”。

云清大师一心弘法，但对僧

众约束不严，以风空和尚为首的

几个凶僧暗里为非作歹。日久惊

动官府，派兵缉捕，风空等得讯逃

遁，官兵几次扑空恼羞成怒，说

“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一把火

烧了寺院。天华寺被毁后众僧无

处安身，云清大师欲携寺产清册

投奔时为奉化岳林寺住持的师

兄，众僧都愿同去。大师说天华

寺已历二百多年，禅林名刹不可荒

废，况寺东炊房、膳房幸免于火，后

殿也未燃尽，谁愿意留下来收拾残

局图东山再起？众僧默默无声，唯

有来此挂单的岳林寺僧契此愿意留

下。大师喜道：“你是岳林寺僧人，

我们而今也要去投岳林寺，我们就

是一个寺院的人了，请你在本寺弟

子中挑选几个精壮僧人，我叫他们

拜你为师，你们同心协力，若能重振

佛门，老衲死也瞑目。”他又拉着契

此的手说：“老衲无能，治寺不力，导

致凶僧作恶寺院遭难，天华寺就交

付给你了，如果能重振佛门，此地更

名岳林庄，作为岳林寺名下的一处

庄院，由你作庄主。我们天华寺名

下的田、地、山林、海涂等寺产今后

就属于岳林寺了，你要管理好，按时

收租供岳林寺僧徒衣食，当然不要

忘了本职，要老实念经一心弘佛，殿

宇重建以后要勤做佛事。”说完，带

领众僧投奔岳林寺去了。

契此临危受命，带着他自己挑

选的五六个徒弟清理火烧墙基，将

未燃尽的木料和仍可使用的砖瓦集

中起来，请来泥木工匠先整修好后

殿，恢复以往晨钟暮鼓诵经念佛的

佛门秩序，又教徒弟们结伴轮流到

各处化缘求助，他自己也背着布袋

去外地化缘。不到两年寺院重建，

不过山门外的匾额已经不是天华寺

而是岳林庄了，契此和尚背着布袋

满脸堆笑的形象也定格在人们的记

忆里，大家称他“咪咪菩萨”“布袋和

尚”。

布袋和尚在主持岳林庄期间广

结善缘多行善事，最值得一提的当数

围涂造田。他首先在东宿渡袋沙垒

塘得田两千余亩（今十字塘，直至裘

村前山脚）。这里原是峻壁溪一处宽

阔的河湾，涨潮时象山港海水从峻壁

溪入海口溯江而上，这里一片汪洋，

东宿围涂造田开了奉化民众围海造

田之先河。而后，又召集马头周边十

庙乡民在峻壁溪下游啸天龙山筑十

庙碶，如法围涂，马头人称和尚塘。

十庙碶旁有一高地称弥勒佛墩，相传

是布袋和尚指挥筑塘时所坐。

布袋和尚常以佛经教化周边民

众，还教乡民农耕技术，作种田歌：

“手拿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

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后原来是向

前。”教他们不误农时，勤力“把节”。

布袋和尚所处的时代是晚唐到

五代后梁，先是农民起义，后是割据

势力混战，天下动乱，北方逃亡南下

的民众一批又一批。流落奉东的北

地民众，布袋和尚总是倾力帮助安

顿，在岳林庄之下建房使其居住，后

来形成村落，村名就叫庄下，一千多

年沿袭至今。

岳林庄在元明时期多遭兵火，

遂移建庄下村西路口，但已没了昔

日风光。清顺治初年又坍塌，之后

虽经修复但规模又缩小许多。新中

国成立前夕，仅存上庄屋三间，下庄

屋四间一堂，供和尚收租起居之用，

1956年毁于台风。现在这里都是

村民住宅，唯有石磨石臼，据说还是

岳林庄遗物。近年信众在庄下村东

修缮了一处颓废的庵堂，门楣上有

“岳林庄”字样。

话说岳林庄

汪武首
牛年春节，我和老伴在海南

澄迈县过大年。

牛年多见与牛有关的文字语

句，大多颂扬牛的善良、勤劳。澄

迈县城老街家家户户挂满了春

联。这里的牛肉特别多，价格也

比奉化便宜不少，买的人多是来

这里过冬的外地人。

我的老家在萧王庙汪家村，

在没有拖拉机的年代，家家耕地

都要用牛来完成，但大多数家庭

没有牛，家境好的也只能几户人

家拼起来买一头牛，称之为拼“牛

脚”。我家耕田只好向有牛的人

家去借，为了多耕田，晚上先用

稻草把牛喂饱，天蒙蒙亮就把牛

赶出去，先犁田、再耙田。为了

抢时间，中间很少歇息。我也曾

站在木耙上，牛尾巴把泥浆甩的

我满脸皆是，那味道让人难忘。

人站在上面，时间长了，牛很累，

可老牛不会叫苦叫累，但它的速

度慢了，这时会用竹枝条打牛屁

股，一直忙到夜幕降临才进门。

牛吃的仍旧是稻草，喝的是田里

的泥浆水。

在生产队，我被安排看牛。我

把牛赶到四角凉亭前面山坡上，那

里有碧嫩的青草，牛吃的肚皮上的

凹处都胖起来，两边圆滚滚的。我

躺在草地上，面朝蓝天白云，晒着太

阳，全身暖洋洋的，梦想什么时候找

个不要钱的老婆，到山外面去坐汽

车、火车，然后离开农村，去寻一份

能拿固定工资的工作⋯⋯
1966年春，我在无锡市荣港卫

生院，遇见了一位纯洁、朴素的少

女，她的朴实可爱给我留下了无法

抹去的烙印。她出生于 1949 年，

属牛。我俩一见钟情。1969 年，

她成了我的妻子。结婚时，丈母娘

和她没要我一分钱。50 多年来，

她买菜、做饭、洗衣，一日三餐操

持得井井有条，即使在商场上班，

她也不让我买菜做饭。过去，我喝

黄酒，她会把温热的酒放在我面

前。每天买菜前，她总要问一句，你

今天要吃点什么？只要爱吃，她都

尽量满足我。在她的调理下，我的

胃病慢慢好转。

1973年她在横山钢铁厂的职

工简易棚里，在邻居大嫂的帮助下

自然分娩，顺利产下我们的女儿。

有位老乡跟我说：“你找到了一位贵

人”。确实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热

气腾腾的饭菜，把室内卫生弄得干

干净净，无半句怨言。

我父母在汪家村时候，需要柴

火，我同她一起到潘岙山上驮柴。

来奉化后，她还学会了做麻糍、粽

子、米鸭蛋，自己上山采松花。她做

的馒头、饺子连我老单位的同事、住

院亲友、“候鸟”老人都交口称赞。

她对家人、乡下客人，尽力弄出满桌

菜肴来招待。做菜动作也快，年轻

时杀一只鸡，炒两盘菜，只需半小

时，荤素搭配合理。

她内心柔软，见不得困难老人

和读书人。知道哪家孩子上学遇到

困难，她会毫不犹豫，或多或少寄些

钱去，这样的慈善之举，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从未中断。 1971
年，工资才30元一月，捡到500元
人民币，她当天就归还给失主。而

她对自己却精打细算，买菜时货比

三家，日常把洗衣水留着冲厕所，

宁可晒太阳等公交车也不打车。即

使住院手术，一碗面条、一碗米粥、

一小碟腌萝卜、一块霉豆腐就对付

过去了。

女儿出嫁，她同样没有向女婿

开口要过一分钱。女儿也属牛，外

孙出生后，没有请保姆，母女俩一起

把外孙抚养成人。

我爱旅游，她一路陪伴，走南闯

北，登名山大川，通宵坐火车。春节

饭店关门，无法按时就餐，在广西百

魔洞里光线昏暗，洞里鸦雀无声，只

有众多造型怪异的钟乳石，雾气扑

面，我心虚了，妻子紧跟着我，相依

壮胆，从没有一句怨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俩还经

历了 10年之久的“牛郎织女”生活，

每年探亲假只有一次。她支边新疆

14年，获得过三等功，可以说是“拓

荒牛”的一分子。

她勤劳朴实，任劳任怨，像一头

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她身上所体现

的不仅仅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更折射出无数女性同胞默默无闻、

乐于奉献的可贵精神，她们撑起了

各行各业的“半边天”。

我与牛的情缘
江哲民
1974 年是我当兵的第 5 个年

头。临近春节，突然想回乡探亲。

此时已是农历腊月廿九，离春节只

有一天了。部队当时在滁县东营

房，我赶去滁县火车站买了张年三

十滁县去上海方向的车票。

滁县，津浦线上的一个过路站，

南来北往列车多。次日上午，我乘

上从西安过来开往上海的列车，到

上海闸北火车站已是傍晚 5 点多

了。赶紧去售票处买了张当晚 9点
30分上海往宁波的车票，而后乘公

交车赶往虹口东长治路堂兄家里。

在堂兄家匆匆吃罢年夜饭，又赶往

火车站，趁开车时间还早，走进附近

一家商场，采购回乡送人物品。白

砂糖当时在农村还是稀罕之物，每

人限购 2斤，因我是军人，要买 5包
1斤装的，营业员竟也准了。凤凰

牌香烟是上市高价新品，每包 6角，

每人限购2包，我也买了5包……

由于是除夕，又是夜间慢车，我

所乘的这趟列车旅客很少，整节车

厢就六七人。望着车窗外不时掠过

的万家灯火和偶尔腾空升起的炮

仗，我竟没有丝毫睡意。除了车轮

与铁轨摩擦的“咣当、咣当”声，整个

车厢一片寂静！由于是慢车，沿线

大大小小 20余个车站依次停靠，整

整 8个小时才到达宁波站，此时已

是大年初一凌晨5点30分！

宁波汽车南站就在火车站附

近，出了火车站赶紧去汽车站买

票。当时奉化过境的主要干线就是

甬临线、江拔线，离我老家棠岙最近

的车站是大埠站。我买了张6点40
分到大埠的车票，按票号排队在中

间，检票员见我是军人，让我“优先”

到第一个排队位置……

宁波到大埠车程约一小时，上

世纪 70年代大埠到棠岙没通汽车，

下车后，天下着毛毛细雨，15公里

的路程，只得步行。经萧王庙，过野

猫山嘴，走到老家溪下已近中午，因

早晨没吃饭，已是饥肠辘辘……

列车上的除夕夜

胡一一
婆婆个子瘦小，也没有多少文

化，但她处理家事开明睿智，在我心

中是那么高大。都说“婆媳是天

敌”，但 35年来我从未与婆婆红过

脸。婆婆人前人后只夸媳妇乖巧，

从不说媳妇过错，还与家人们说“嫁

到阿拉屋落来做宁，是自家宁，要好

好对待”。

记得我生完孩子后很怕冷，婆

婆连续三年阿胶炖核桃送到我单

位；家庭聚餐，婆婆总叫我们媳妇去

坐着，女儿帮忙；我与先生发生矛

盾，婆婆总是批评我先生而安抚我；

儿子小时候，我管教严厉，保姆说我

像“后妈”，可婆婆对她唯一的孙子

从不出头护短……这样开明睿智的

婆婆还能成为“天敌”吗？

婆婆的开明与睿智还表现在

“常常关照她女儿，要待夫婿好，夫

婿远道而来没有亲戚在这里孤独；

夫婿早早没了父母可怜”等等，就这

样在我们大家庭中潜移默化地种下

了和谐的种子，在婆婆丧事、拆迁款

分配等大事上，兄弟姐妹之间、姑嫂

之间、妯娌之间、老婆舅之间都团结

和谐，没有丝毫矛盾。这是开明睿

智的婆婆营造出来的一个好家风，

用照顾婆婆的保姆的话说：“阿姨人

开明，福气也好，你们这么好的人家

我还没怎么碰到过”。

记得三年前婆婆第一次脑梗，

虽然没留下明显后遗症，手脚却不

如以前灵活，婆婆有意无意地说：

“以后我去找你们爸了，别讲排场，

简简单单，清清静静地送我走就好，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因此，我们

没有像别人那样，清明、冬至都去坟

头祭扫，只每年清明去祭拜。婆婆

认为活着时夫妻和睦、子女孝顺就

好，死后再孝顺也没有意义。婆婆

的“新潮思想”足足超越了半个世

纪，可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比。

去年4月婆婆跌倒骨折，几个月

治疗也没能恢复，垫尿不湿对爱干

净又要强的婆婆来说身心难受无法

言表，但婆婆还是耐着性子自嘲地

说：“我现在是残疾人，小时候你们

听我的，现在我要听你们的。但如

果我走了，要清清爽爽，简单办理。”

一个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老太

太是什么让她有那样“创新”的想

法？难道是为了让孩子们省心、省

力、省钱？还是真的是了解人生？

去年 12月 24日下午，昏迷 5天
5夜的婆婆走了，走得很安详，很有

尊严。疫情期间来不得半点马虎，

婆婆的子女们商量决定化悲痛为力

量，齐心协力，和谐团结，不通知亲

朋好友，不讲排场，全程自家兄弟姐

妹、小辈移风易俗办丧事。

姑嫂与保姆阿姨一起帮婆婆擦

洗好身子，穿戴整齐寿服，盖好寿

被，又盖上孩子们买的被子，就这

样，婆婆安详地躺在5个孩子送的5
条被子中走了……送丧队伍没有鼓

声、号声、鞭炮声，只有自驾 6辆小

车开向公墓地时车轮的摩擦声和子

女们的轻声祈祷声：母亲（婆婆）、奶

奶（外婆）您一路走好。

婆婆一路走好

■奉邑风情

■岁月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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